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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汉民

    光绪二十七年，清廷下诏全国教育改制，废书院、兴学堂，延续

千年之久、遍布全国各地的书院制度被废除，而其中一部分书院则改

制为近代学堂。曾在中国书院史上一直极富盛名、并且是 “天下四大

书院”之一的岳麓书院，于光绪二十九年 (1903年)改制为湖南高等

学堂。辛亥革命后，经过一段学制的变更，至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

大学。这样，一所有着近千年办学历史的古老书院，终于完成其近代

化转型的历史使命，成为今日我国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

— 一所全国重点大学。

    然而，岳麓书院的文化生命并没有终止，这所办学悠久的古老学

府在20世纪80年代又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。一方面，因为岳麓书院

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文化价值，其遗址列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，

在湖南大学的主持下修复原貌并对外开放，现在来此参观访问者络绎

不绝，它已经成为国内外各界人士寻访中国文化的重要目的地。另一

方面，岳麓书院在修复的同时又逐步恢复其培养人才、学术研究的功

能，它已经成为湖南大学下属的人文学科的教学、研究基地，纳入到

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的体系中，并获得历史、哲学等人文学科硕士、博

士学位授予权。所以，许许多多来岳麓书院视察、访问、考察的政界

要人、学界名流，在高度赞扬岳麓书院的历史文物价值的同时，也充

分肯定它作为活的文化生命的现代意义。

    岳麓书院曾经有过900多年办学历史及活的文化生命。在历经种

种社会变局、政治动荡之后，岳麓书院仍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而弦歌

不绝，是因为她承担着使中华文化得以绵延不绝的文化创新、文化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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累、文化传播的重要功能。在社会变革、文化演进的历史进程中，岳

麓书院总是立身于时代的前头，成为新兴学术思潮的基地;总是通过

不断地著书、刻书、藏书，为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累积宝贵的精神财

富;总是通过培养一代又一代的士人，从而完成文化传播的历史使命。

    正如人们所看到的，今天的岳麓书院作为活的文化生命，一如既

往，依旧以中华文化的创新、积累、传播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与时代责

任。在这所古老的庭院中，现代学人仍在参加一次一次的学术聚会，

仍在聆听一场一场的学术演讲，仍在撰写、出版一部一部的学术专著，

仍在毕业一届一届的读书人。这一切，都在说明一个事实:岳麓书院

的文化生命延续在今天，而且活出了新的意义。

    我们编辑、出版这套 《岳麓书院学术文库》，其主要宗旨，就是继

承岳麓书院的学术传统，继续为当代学术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尽绵薄之

力。希望本文库能够传承古代书院的文化创造、文化积累、文化传播

等功能，为现代学术文化做一点添砖加瓦的工作。

    当然，当代学术文化，群星灿烂。我们只能根据岳麓书院在学科

建设、学术研究方面已经或正在形成的研究方向及特色，确立一些研

究系列。本 《文库》推出的第一个系列是湖湘文化研究系列。我们还

将继续推出其他多个系列。本 《文库》的作者队伍，除岳麓书院的在

职教学研究人员、研究生以及来此讲学的专家学者外，还包括一些在

本系列的研究中有学术见地的海内外专家学者。希望大家来共创今日

岳麓书院的学术繁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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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一维 新 运 动 高 潮 丈 中

    谭嗣同返湘参与湖南新政后，其交往活动已与湖南维新运动紧紧

交织在一起。有鉴于此，笔者试图将谭氏这一时期的交往活动，置于

湖南维新运动的大背景下加以分析。首先叙述湖南维新高潮的出现，

其次考察湖南的新旧斗争，接着分析维新阵营的内部矛盾以及浏阳维

新群体的进一步分化。谭、唐联络秘密会党的活动，以往研究不多，

笔者对此作了一些探讨;并结合近年发现的若干新史料，勾勒了谭嗣

同戊戌北上以后在京师活动的大致轮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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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修原 (笃恭)、罗正钧 (顺循)、周印昆 (大烈)等，均为湖南湘潭

人。据陈三立云:“当先公时佐幕而课授子弟，为予道义相切磋之友凡

四人，曰黄笃恭修原、赵启霖芷荪、周大烈印昆，皆君 (指罗正钧)

县人也，与君交最夙而尤挚。”母其中以黄笃恭的作用最为重要，“为

筹措一切新政经费，故巡抚倚之如左右手”。.

    陈宝篇上任之后，认为推行新政 “其要者在董吏治、辟利源，其

大者在变士习、开民智、救军政、公官权”L}J，并提出 “取刘晏采用

士人之法，择湘士之有志节识度、不为利疚者，量才委用”.，陆续

起用一批当地士绅和维新人士，担任新政事务。如以邹代钧管理矿务

局;朱昌琳负责官钱局、铸钱局、铸洋圆局;张祖同筹办电线、电灯;

王先谦等办理制造公司;熊希龄、蒋德钧办理轮船、铁路、学堂等事。

陈宝哉任用士绅推行新政的做法，开启了湖南维新运动中官绅合作的

局面。

    在湖南前期新政中，学政江标的作用不能低估。江标充分发挥了

清代学政所拥有的 “操天下鼓舞之权”和 “移易学风”的职能，“由士

子方面着手”，“以体用赅贯之学导湘人士”，不仅加速了湖南学风的改

变，而且为维新运动培养了重要的人才资源。江标就任湖南学政后，

主要采取了以下三项措施:第一，以新学科士、选士。江标 “不计利

害，毅然以辟道自任。下车之日，以舆地、掌故、算学试士·⋯ 年余，

士习不变”.。丁酉考选贡士，又选拔了包括唐才常、樊锥、毕永年、

杨毓麟等在内的一批维新人士，其他如蔡锤浚、何来保、易i等人也

都受到江标的赏识，在后来湖南维新运动高潮中，上述人士都发挥了

重要的作用。第二，整顿校经书院，建立校经学会。江标上任后，即

“立志大兴校经书院”，并于丙申秋，在校经书院内创立方言、算学、

舆地三会，分别以郑子忠 (涟)、傅变翔、晏忠悦为斋长，这是湖南成

立的第一个学会。前此被称为 “湖南汉学之大会”的校经书院，在江

标的主持下，现在又成了湖南传播新学的大本营。第三，创办 《湘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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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报》。为了 “开民智而育人才”，丁酉三月二十一日，江标创办了湖

南第一份报刊 《湘学新报》，以唐才常等校经书院学生为主笔。江标在

谈到办报情况时说:“迩来专主 《学报》，现在主笔者为唐献7}、陈朴

臣二生，其余皆帮忙而已。唐力最多，即住署中，一切皆渠动笔”.。

《湘学新报》在宣传维新变法、传播启蒙思想方面，发挥了很大作用。

谭嗣同认为:“诸新政中，又推 《湘学报》之权力为最大⋯⋯ 《湘学

报》实巨声宏，既足以智其民矣，而立论处处注射民权，尤觉难能而

可贵。”.他在致唐才常信中称赞道:“《湘学报》愈出愈奇，妙谛环

生，辩才无碍，几欲囊古今中外群学而一之，同人交推为中国第一等

报，信不诬也!”.江标创办的校经学会和 《湘学新报》，为湖南维新

运动准备了重要的人才和思想条件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唐才常称学

会和学报为湖南 “改革之原”必。谭、唐两人与江标尤 “为莫逆交”，

其密切程度超过了与陈宝咸父子的关系。长沙学署是谭、唐活动的中

心之一。唐主办 《湘学报》，即长住学政署中。据谭延阎回忆，他当时

与唐氏 “屡相见，皆在元和江先生署中”.。唐才常称江标为 “维新

领袖”，谭嗣同也认为，湖南学风改变 “要皆江学政主持风会之效也”，

表明了他们对其作用的重视。丁酉十一月，江标卸任离湘，由徐仁铸

(研父)接替湖南学政。徐氏接任后，“同以变法开新为己任。研父之

幕友周善培 (孝怀)，于研父尤着力怂恿，且助其策画”.。徐氏与其

前任江标一样，继续保持了与湘中维新人士的亲密关系。

    前期湖南新政的重点在创办实业、开通风气。在近两年时间内，

陈宝哉等地方官员 “联属绅省”，“兴矿务，铸银圆，设机器，建学堂，

树电线，造电灯，行轮船，开河道，制火柴，凡此数端，以开利源，

以塞漏危，以益民生，以裨国势”.，获得了一定的成效，湖南出现

了 “人思自奋，家议维新”的局面。“风气之开，几为各行省冠。”.

在这一时期，湖南士绅之间、官绅之间大体保持了互相合作的局面，

没有出现大的矛盾和冲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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派荔弃辣巍娜

会议，其先务之巫矣。既而又思今之地方官受之于大吏，大吏又受之

于政府，其心思耳目，惟高爵权要者之言是听。既开府县会，即会员

皆贤，昌言正论，至于舌敝唇焦，而彼辈充耳如不闻又如何?则又爽

然自失，以为府县会亦空言无益。既而念警察一局，为万政万事根本。

诚使官民合力，听民之筹费，许民之襄办，则地方自治之规模，隐寓

于其中，而民智从此而开，民权亦从此而伸。”恤黄遵宪赴湘后，即提

出建立保卫局，实行地方自治的建议，然而 “于此寓民权，终未明言

也，，.。

    黄遵宪 “地方自治”主张的关键，是官民合作，分权于民，以应

付将来可能出现的 “万一地割隶于人”的局面。这一思路与谭、梁不

谋而合，所以谭嗣同立刻心领神会，在 《记官绅集议保卫局事》一文

中对此加以引申发挥。他指出:“保卫局特一切政事之起点，而治地方

之大权也。”实行地方自治，是地方大吏 “亦诚自料不能终护翼我、捍

卫我，又不忍人之嫩踏我，'r}割我，而出此万不得已之策”，希望湘人

体会 “其用意之深而苦，亦至可感矣”。谭嗣同以台湾、山东为例，证

明官吏乃 “至不可恃者也”，希望绅民出而自任，以掌握自己的命运。

他痛切地写道:“事之大有如国之存亡乎?则胡不见台湾乎?一旦割

弃，所谓官者，皆相率内渡矣。又不见山东乎?虽巡抚、总兵之尊，

且被职去位矣。故世变至无常，而官者至不可恃者也。官以遵奉朝旨

为忠，以违抗朝旨为罪，不幸复有台湾、山东之事，官惟有璞被而去

耳，岂能为我民而少迟回斯须哉?斯时也，则任外人之戎马墩踏我，

任外人之兵刃奋割我，谁为我父母而护翼我?谁为我长上而捍卫我?

⋯⋯乘此崎峨之短景，预防眉睫之急焰，官又假我以有可为之权，我

不速出而自任而谁任矣?”.此文所表现的绅民主体意识如此强烈，不

音一篇湖南自立宣言。皮锡瑞阅后写道:“复生论保卫局事，可谓明目

张胆而言之矣。”.黄遵宪承认谭嗣同理解了设立保卫局的真正用意，

但认为在当时不宜公之于众。他后来说:“仆怀此意，未对人言，无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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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复生窥破，仆为之一惊，恐此说明而扰阻之者多耳。”匆

    关于湖南维新运动的方针和策略间题，以谭嗣同的主张最为系统。

丁酉十二月，他在 《上陈右铭抚部书》中，提出了 “以兴民权为亡后

之图”的主张。谭嗣同认为在当时民族危机极其严重的情况下，中国

存在着被列强瓜分的现实危险，因此一方面当尽量救亡，另一方面需

要 “筹办亡后之事”。“善亡之策有二:曰国会，曰公司”，有此二者，

“无论如何天翻地覆⋯⋯则民权终无能尽失”。他在给唐才常的信中写

道:“国亡与人死大不类。人死一了百了，更无有余。国亡而人犹在

也。则沿革兴废，万端而未已，乃十百巨于未亡之前。吾党其努力为

亡后之图可乎?此亦绝望至尽之辞，幸无谓此言过也。”幻很明显，所

谓 “亡后之图”或 “善亡之策”都是 “湖南自立”的另一种表达方式。

值得注意的是谭嗣同对民权的解释。民权是维新派的主要理论主张之

一，但谭嗣同从实践的角度对待民权，将其解释成为救亡图存的特殊

手段，以此说服陈宝咸支持维新派的民权主张。他认为 “是故言兴民

权者，于此时非第养生之类也，是乃送死之类也!”对于陈宝哉 ,谭不

仅 “恃垂爱之久而弥厚，故敢镯除忌讳，陷触文网”，公然以民权相劝

说;而且推崇其为 “方今海内能兴民权者”，希望陈与黄遵宪等人一起

出面扶植民权。“惟是民权之界线甚广，其条段亦甚繁密⋯⋯幸有黄按

察、梁院长、熊庶常诸英杰日在左右，倘命以熟筹亡后之计，必有千

百于此者矣。”硒

    谭嗣同 “立论处处注射民权”，但在实践中却重视绅权，这种理论

层面与实践层面的差距，是由当时历史条件决定的。他说:“嗣同尝私

计，即不能兴民权，亦当界绅省议事之权。办其地之事，而不令其人

与谋，此何理也?夫苟有绅权，即不必有议院之名已有议院之实矣。

是以合十八行省日日谈变法，而所事尚不逮吾浏阳，固存乎其人，亦

由有绅权无绅权之故也。”细可见谭氏关于绅权的认识往往与其参与浏

阳变法的经验有关。谭嗣同把维新变法的希望放在绅民身上，将自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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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变法主张概括为 “假民自新之权以新吾民”，认为达到这一目的主要

有三种途径:“一曰创学堂，改书院;二曰学会;三曰报纸。”通过此

三者，“而一切新政、新学，皆可以弥沦贯午于其间而无憾矣。”9这

种重视与发挥绅民之权的观点是谭嗣同维新变法思想的核心，贯穿于

其所设计的湖南维新运动方案的始终。

    “假民自新之权以新吾民”的关键在于学会。在谭嗣同的设想中，

各种各样的学会是传播新学、集合人才、推行新政的中心。除了各种

专业学会外，更重要的是建立地区性的综合学会。他提出:在各省设

总学会，各府厅州县设分学会，凡会悉以当地绅士主持。地方事务

“一以关披于学会也，有大事则上下一心，合群策群力以举之”，以实

现 “有学则有会，会大而天下之权力归焉”的局面。由很明显，这已

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会，而具有了维新派政治团体和地方议会的

雏形。

    谭嗣同所提倡的绅民之权，是对封建官权的批判和限制。他认为

“中国所以不可为者，由上权太重，民权尽失。官权虽有所压，却能伸其

胁民之权，昏暗残酷，青本于是”毋。在他看来，绅民与官吏，前者为

主，后者为客，但长期以来这种主客关系却被颠倒了。官吏 “以藐藐之

躬，肩亿万人之权，不音入亿万人之室家而代谋其生殖⋯⋯地非素习，

人无旧识，贸贸然而来，匆匆而去，无怪乎官之视民如骚卒，民之视官

如路人也⋯⋯明明一渺不相涉之过客，乃尽操其主人之权，转不使其主

人闻之而知之，遂泰然自信，以为足以善其事矣。天下至怪诞不近情理，

孰有过此者乎?”他主张摆正官绅之间的关系，赋予绅民议事之权，以平

官吏之权。“则何莫平其权于学会，使熟议其是非得失，晓然与众共之。

官不至周于措注，民不至奎于控诉⋯⋯且平权，平其议事之权而已。办

事之权仍官操之”勿。谭嗣同认为绅民的议事之权应扩大到各个方面，

包括官吏本身的培养和选拔。他提出 “岁时会众绅士而面课之，而公评

之，其及格而才行为众绅士所称者，摧用之，否则置之。使众绅士预闻 2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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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官之典，以符国会之本义。”必谭氏相信，只要广泛赋予绅民权利，使

之积极参与新政，即使在守旧势力不允许变法的条件下，也可以在官制、

科举、法律、制度各方面，达到 “无变法之名而有变法之实”的效果。

    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，绅士是一个独特而重要的社会阶层。它

位居 “士农工商”四民之首，是官与民的中介，享有各种政治、文化

和社会的特权。绅士既是封建王朝的权力基础，也是地方社会的一支

重要力量，对于维持传统社会秩序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。进入近代以

后，绅士阶层开始衰落，但其影p}̀n]仍不可低估。十九世纪末的维新人

士，大都是从这一阶层中间产生和分化出来的。谭嗣同试图以开明士

绅和维新人士为基础，将传统绅权与民权思想结合起来，把维持传统

秩序的旧绅权改造成为实行改革的新绅权，并以这种 “新绅权”去推

动维新变法运动。在当时条件下，不失为一种大胆而新颖的尝试。谭

嗣同关于 “新绅权”的思想，主要反映在 《壮飞楼治事篇》等文章中，

它是继 《仁学》之后，谭嗣同在思想学术方面的新发展。在某种意义

上，可以把后期湖南维新运动看成是这一 “新绅权”理论的实践。然

而，谭嗣同等人的设想能否顺利实施，还需要湖南地方大员的赞同和

支持。

    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形势，湖南巡抚陈宝藏深感忧虑。“时海疆岌

岌，瓜分之说，日有所闻，又两宫嫌隙日深，右铭独引以为忧。尝终

夜旁皇，不能成寐。”留同时陈又担心湖南排外情绪激烈，酿成大案，

导致列强干涉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维新人士积极建言，努力劝说，终于

使陈宝哉有条件地接受了维新派的主张，双方就 “保湖南之计”，达成

了某种共识。黄遵宪回忆其劝说陈氏父子同意成立保卫局的经过:“仆

怀此有年而未达，入湘以后，私以官绅合办之说告之义宁，幸而获允，

则大喜⋯⋯仆告义宁父子日:‘今者时势，即将古今名臣传、循吏传中

之善政一一举办，亦无补于民，无补于国。’伯严愕然问故，仆徐告之

曰:‘今之督抚易一人，则盖取前政而废之，三十年来，所谓新法，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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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然矣。必官民合办，费筹之于民，权分之于民，民食其利，任其责，

不依赖于官局，乃可不撤，此内政也。万一地割隶于人，民气团结，

或犹可支持。即不幸，力不能拒，吾民之自治略有体制，扰攘之时，

祸患较少，民亡奴隶于人者，或不至久困，重台阶级，亦较易升。譬

之为家长者，令子孙衣食婚嫁之资，一一仰给于父兄，力又不能给，

不如子若孙之能自成立明矣。’议遂定。”匆 《师伏堂日记》也记载了

谭嗣同、熊希龄与陈宝哉商议 “保湖南之计”的情况:“秉三、复生云

昨见右帅，谈至四鼓，右帅痛哭，其所上条奏，皆为人所阻，不得上，

电奏上又减易其字，几不可通。旅顺、大连湾，已树俄旗，英将占长

江，法将占两广，瓜分在即⋯⋯谭、熊二公请予等共议保湖南之计，

惟有先于各府州县求访人才，举办一切，计此一二年内，西人未必即

窥湖南，将来诸事办成，民智开通，或可冀其不来，即来而我属文明

之国，不至受其鱼肉，特不可以闹教，一闹则彼必至，我事尚未办好，

大势去矣。”.

    基于上述共识，陈宝哉对维新人士的活动，在一段时间内采取了

积极支持的态度。湖南开办时务学堂、组织南学会、创办 《湘报》、创

立保卫局，都获得了他的同意。对于维新人士 “兴绅权”的主张，甚

至采取若干限制官权的措施，陈宝哉也予以默许。如南学会 “其章程

甚繁，以此为议院规模，利权尽归于绅，即右帅去，他人来，亦不能

更动”。连皮锡瑞也担心 “似此举动，未免太怪。中国君主国，绅权太

重，必致官与绅争权⋯⋯学会议院诸人，必受其咎”匆。陈宝1}是当

时督抚中惟一积极支持维新运动者，皮锡瑞称之为 “开化可谓勇也”，

这不仅使他有异于一般守旧官僚，也不同于当时号称 “新政大员”的

张之洞等人。梁启超对此曾有一个中肯的解释:“一二号称通达时务之

人，如李鸿章、张之洞之流，亦谓西法之当讲者，仅在兵而已，仅在

外交而已，曾无一人以蓄养民力、整顿内治为要务者，此所谓不务本

而欲齐其末，故虽日日言新法，而曾不见新法之效也。而彼辈病根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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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在，由于不以民为重，其一切法制，皆务压其民，故不肯注意于内

治，盖因欲兴内治，不能不稍伸民权也。观于湖南之事，乃知陈宝哉、

黄遵宪等之见识，远过李鸿章、张之洞万万矣!”由

    黄遵宪入湘后，担任长宝盐法道并兼署湖南按察使，成为湖南新

政方面仅次于巡抚陈宝哉的第二号人物。陈、黄二人，关系融洽，互

相信任，积极配合，策划实施，大大加强了新政的领导力量，有力地

推动了湖南维新运动的进一步开展。 “举凡一切新政，先生 (指黄遵

宪)与巡抚陈公，戮力弹精，朝设而夕施，纲举而目张，皆以养民力、

倡民治、开民智、伸民权为主。陈抚极重先生才，一切新政，悉咨询

而后行。”故当时有以黄为 “陈抚之灵魂”的说法。黄氏为湖南新政机

构精心制订了各种章程数百条，均由陈宝哉核定实施。其 “凡拟章程、

定制度，仿司马温公作史法，先制长编，集中思虑，得一条，书一条，

汇叠成性，至无余蕴，乃依性质分类编列，于是聚然成章，纤析不

漏”。据时人回忆，黄氏在湘之日，“傲兀自喜，在司道厅，常含烟草，

旁若无人;与陈抚言事，侃侃笑谈，无上下礼，陈抚亦优容之。”母在

后期湖南新政中，黄遵宪直接负责主持了保卫局、迁善所、整顿刑狱

及课吏馆等事务。他尤其重视保卫局，认为是所有 “新政之根底”，亲

自担任了保卫局总办和课吏馆总理，并以在籍候选道左孝同 (子异)

为会办。对于其他新政设施如时务学堂、南学会和湘报馆等，黄遵宪

也起到了筹划、创办和支持的重要作用。

    南学会、时务学堂、湘报，是后期湖南新政的三大机构，谭嗣同

不仅积极参加了上述三者的活动，而且在其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。谭

嗣同是南学会的发起人之一。丁酉十一月中旬，他与梁启超、熊希龄

等在长沙发起成立南学会。“谭复生等票请开学会，黄公度即以为议

院，中承已牌示，以孝廉堂为公所。”珍随后谭又作为议事会友，参与

了会中事务和章程的议定。南学会章程提出:该会 “为湘省开办学会

之起点”;“以本学会为通省学会之总会”。其目的 “在立一联络全体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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